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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 90年代，国内

文坛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南
京，朱文写小说是从不看书
的；韩东写小说的时候，手
里得有那么几本书随时翻
翻；鲁羊写小说，则需要一
屋子的书。这是一个很有趣
的说法，在这个说法里面，

鲁羊成了一个地道的读书
人。时间过去了很多年，鲁
羊还记得这种说法，不过他

认为，写作的人如果声称一
本书都不看那肯定是夸张

了，一定是撒了谎，而需要
一屋子书也是言过其实。他

不否认自己喜欢读书，但是
有的时候，他会非常厌恶
书，厌恶到要用床单把书都
盖起来，因为看得实在太多
了，这就像好东西吃得太多
以后，就会在一段很短的时
间里对食物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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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羊在南大读本科时学

的是日文专业，在社科院读
研时的方向是东方文学，最
后的 “落脚点” 是川端康
成。对日本文学非常在行的
鲁羊对川端康成非常推崇，
认为川端是日本少有的能代
表日本民族的优秀作家，而

在谈到当下在国内影响非常
大的另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
树时，只是淡淡地说看过他

的作品。在鲁羊眼里村上春
树只是一位通俗畅销作家，
他的作品，也只是看着玩

玩。至于目前村上的影响要
比川端大，鲁羊认为，在人

群中产生影响有很多种方
式，所有人都说好的，未必
就是真的好，相反有的时候
大家不看好的，也未必真的
不好，这与其本身的好坏没

有必要的关系。

f4YM-g

因为事先说好，这次的

视频交流主要以谈读书为
主，所以鲁羊把读书谈得很
透。鲁羊认为读书有三种方
式。第一种方式可以叫做科
举科班式，就是每个人必须
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必须
去学习，去看专业方面的书，

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将来的工
作或者说考试及格，这很现
实，没别的，就是为了生活。
第二种读书，叫做观光旅游
式，或者叫做逛街式，未见得
买，未见得喜欢，但可以看，
可以随便翻翻，比如畅销书，

比如报刊。第三种，叫做性命
攸关式，这种阅读并不是所

有人都需要经历的，但这是
一部分人必须经历的阶段，

人在有的时候会产生某种虚
无感，会发出生命的意义之
类的感叹，像现在连小孩都
会说“活得没有意思”，这就
可以通过读书来找答案，虽
然你最终也未必能得到答
案，但是通过阅读，你可以聆

听到很多人的说法，知道有
很多人曾经为这个事情想
过，思考过，这么一来，你就
不会感觉那么的孤单。性命
攸关四个字，一点都不夸张。
“之所以说性命攸关，是因为
我也曾经经历过，不是理论

的说法，而是实践的说法，”
鲁羊拿自身举例说明自己的
观点，“我在大学的时候，比
如说18岁左右，那时候身边
几乎所有人都会问自己生活
是不是有意义，生命是干什
么的，自己会不会死掉？我这

个小不点，对整个的人群有
用吗？那时候很年轻，也正因
为年轻，就特别想读书。所以
那时候我读的宗教类、文学

类的书比较多。像所有宗教
的典籍我差不多都看过，据

说这是些人类集中谈论生活
意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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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羊每天睡觉前，喜欢

躺在床上看书，他现在看的
书是《明史》，之前，他看的
是 《史记》《汉书》《后汉

书》。由史书，鲁羊谈到了央
视的《百家讲坛》。鲁羊认为
易中天们对历史起到了很好
的普及作用，但是做普及工
作的人，得非常小心，因为这

是桥梁和渠道，如果发生原
则性的偏差，遗憾将会非常
大。他恳请他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观众知道或者了解某一
个人，某一段历史和文化，就
有可能完全出自他们的嘴。
“各位大师，请务必小心。”

鲁羊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
并不当真，因为多半时候，他
只是把大师们有如说书般的
讲课，当作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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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蒸水浒》虽然是

一部评论《水浒》的小册
子，却也是一本富于青
春、时尚气息的休闲性读
物。水浒原本是男人的世
界，作者偏偏在其中看到
了女性；水浒的世界中原
本充满了血腥，作者偏偏

从中感受到了一丝真情。
作者显然没有把《水浒》
看作一本单纯的古典文
本，而是将它视为透视现
实世界的一面镜子，所
以，《情蒸水浒》 也并非
一本囿于俗见的《水浒》

评论，而是一部独具慧眼
的另类读本。作者将史进

比作“邻家男孩”，将鲁
智深比作 “魏晋侠士”，

将燕 青 看 作 “时 尚 青
年”，将吴用看作“策划

专家”———特别是作者对
于《水浒》女性的评论，
则更是带有四两拨千斤
的犀利与锐气。这些类比
与评论虽然不乏一些“无

厘头”的色彩，却的确能
够给读者带来一种别开
生面的阅读快感。

从去年开始，中华书
局陆续推出了 “郑逸梅
作品集” 的最新版本，
《南社丛谈》即是今年刚

刚面世的一种。郑氏的文
字一向以文白间杂、简练

含蓄享誉文坛，特别是他
介绍清末民初文苑轶闻
和人物掌故的文章，更堪
称是广摭博采、人情练
达，资料性与可读性兼
有，知识性与趣味性并

重，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
体和雅俗共赏的文字风

格，赢得了爱书人的广泛
赞誉，从而在读书界拥有
极高的人气和非常固定
的读者群。

如果说谢其章先前出
版的几本小书是写给别
人看的，那么，他新近出

版 的 淘 书 日 记 《搜 书
记》，则纯粹是一部自娱
自乐的小书。这是一个书

虫痛说的搜书家史，从六
分钱的小册子到一掷千金
买套书，从逛小书摊到走
进拍卖行，其中，无论是
“捡漏” 的狂喜，还是做
“冤大头”的自嘲，那种
日积月累、浸淫书中的辛

苦和欣喜、快乐与忧愁，无
不详细记录了一个书虫二
十几年的淘书历史，介绍
了一个书虫由蛹羽化为蝶
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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